
小鸡生蛋
! 秦一义

今年小鸡开产早，才三
个多月，竟有只草鸡生蛋了。
我特有成就感，好像那蛋就
是我生的。

这群鸡完全是我一人饲
养的，爱人一般在孩子家，即使回来鸡
子她也是不闻不问的。

说起这趟鸡，难伺候呢。今年 4月
初，爱人从炕坊抓了 20只鸡雏回来，只
只都呼噜呼噜的，她却得了一捧财似的
高兴，说是“感冒鸡”，一块五一只。我笑
她讨便宜吃大亏，把病鸡买回来，还不
知要扔掉多少呢。孙女一旁只感到好
奇：“鸡也会感冒呀？”她奶奶说：“怎么
不会呢！人家上集卖鸡，鸡篓子敞得时
间长了，鸡受凉了，又是没有卖完的‘脚
鸡’（拣剩下的），人家便宜卖给我了。”

既然是病雏，饲养起来就格外用心，
除了正常保暖、饲食、供水，又买些药物
进行调理。经过几天的精心饲养，鸡雏的
毛色不再如前仓乱了，抓到手上有些肉
感了，呼噜声渐渐平息了；夜晚悄悄走近
鸡篓，鸡们居然睡得安安稳稳。

鸡渐渐大了，换窝、换水壶、换食
槽、换饲料，防球虫、治白痢……日日把
时间和精力耗在这些小生命上。

8月初的一个上午，照例给鸡喂食，
看到鸡栖息处有个圆东西，我以为是哪
个小朋友的乒乓球滚进。想想不对，鸡
栖息的圈在屋内，活动圈棚在屋外，隔
一爿墙，留一个洞内外相通，乒乓球无
论如何滚不进内圈的。再定睛一看，是
一只鸡蛋。拾起它，小巧，壳子挺厚实。

生几只，隔一天；生几只，隔一天。
生蛋的鸡到底是谁呢，而且才开产就这

样有出息？我开始寻找“无名
英雄”，并且用了排除法。几
只公鸡除外，几只母鸡，小的
比拳头大些，发育不良，不能
生蛋；有的鸡形体虽大些，但

鸡冠淡白，没有成熟，没到生蛋时候；最
后锁定一只麻鸡，它体形宽，屁股方，鸡
冠红，出落得贵妇人似的，生蛋的必是它
无疑了。

真是的！它在栖息处悄悄置身一隅，
还是被我瞧见了。不一会，它离开了。我
见了蛋，手一伸，热乎乎的，非常可人。

又一日，它悄悄地蹲着，那只秃尾巴
公鸡不知为什么在它旁边。而别的鸡全
在外棚活动。人家忙生产，你来干什么？
想欺负它？我想赶走公鸡，又怕吓着生蛋
的麻鸡，只得无奈地走开。

近日，秃尾巴瞎胡闹，专欺负那只芦
花公鸡，追它、啄它，引得其它公鸡、母鸡
在活动圈棚里乱飞、狂鸣，片刻不得安
宁。真是反了你了，我一气之下，把秃尾
巴宰了。

“今天下午小麻鸡还应该下一个蛋
呢。”我想着，就去看它生了没有。它正悄
悄地蹲着呢，我也蹑手蹑脚地走开了。过
一会，我又去看，不见了它，也没有蛋。发
现它在外圈里转，不似其它鸡安逸，嘴里
还打起了嘎嘎声，心思重重的样子。奇怪
了，不是往日的做派呀。我突然明白秃尾
巴公鸡在它身旁的原因了。

蛋还是生了，生在老地方。
怀着复杂的情愫，我拾起一枚孤独

的蛋。
小麻鸡，你以后还继续生吧。不要

怕。

学琴
! 周海云

第一次知道古琴是在电视上，忘
了是哪部电视剧，却清楚地记得那首
曲子唤作《高山流水》。从听到那首曲
子的一刻起我就爱上了古琴。那时还
没有电脑，想要听音乐只能买磁带或
者光碟。而古琴曲却并不多，第一盘古琴光碟我
还是在扬州音乐市场购得的。从此每晚回家打开
CD机，细听那古琴琴弦拨动的声音，一种深沉
而飘然出世的感觉立刻占据心头，仿佛一切尘嚣
都已远去，心慢慢地静了下来。也是从那时起，我
多年的失眠问题有了一丝改善。

一直想学琴，寻寻找找十几年未曾在邮城找
到专业教古琴的老师，却在一次微信群里有了圆
梦的机会。那是去年的一个夜晚，姚师姐发了一
个她弹古琴的视频，我一看到立马就询问起来。
姚师姐告知扬州的王老师在高邮办了一个琴社，
传扬古琴文化。那个星期的周六下午我就按着姚
师姐给的地址，找到了琴社所在地。那天是我第

一次触碰琴弦，当时的心情既激动又
带着一点诚惶诚恐。当我用指尖轻轻
挑动琴弦，一股微妙的感觉贯通周
身。虽然那日我连第一个指法都未学
会，却坚定地在第二天将琴买了回

来。
从开始的勾、挑、抹到后来的乐曲，从一段段

到一曲曲练习，停停顿顿，反反复复。如雨打芭
蕉，时而细碎、时而轻敲。在一次次练习中细细体
会、领悟老师每节课上的讲解与传授。即使非上
课时间也会录一段于微信上，让老师辨听不准确
的音位。就这样在老师不断帮助下，纠正错误的
手法，理解句段表现情绪的轻重强弱，磕磕碰碰
地缓慢前行。也许我有一点笨、也许我不能成为
一个操琴高手，但是只要偶尔能在弹拨中，有那
么一瞬间与古人心意相通，体会那不能言传的快
乐，我也就心满意足。

用指尖寻找乐土，以琴曲慰藉心灵。

痱子粉香
! 寒蝉

今年暑假天太热，仿佛九个太阳
出来了。也不知是因为我在外学习遭
了罪，还是在家打理新居吃了苦，脖
子、下巴甚至双眉间都冒了痱子，大
有燎原之势。特别是脖子，都看到痱
子兀自密密麻麻立在那，皮肤还黑了一层。

小时候就容易出痱子，妈妈总会买痱子粉，
夏天晚上洗澡后用粉扑柔柔地扑在我全身，一层
粉扑上身后特凉快。爸爸早早在院子里架好竹床
让我们在床上乘凉，妈妈则在边上替我们扇风赶
蚊子，大蒲扇发出啪啪的声音。夜幕下，这家那家
蒲扇的啪啪声此起彼伏，夹着一家家人低低聊天
声，间或邻里间一两句大声闲侃，远处村庄有狗
吠，树上传来红娘子断续的浅吟，屋后田里呱呱
蛙叫，屋边河里扑通鱼跃水面声，还有萤火虫在

身边一闪一闪。我们躺在竹床上，身
体被痱子粉涂得白白滑滑的，一会儿
伸手想抓萤火虫，一会儿想和哥哥挠
痒痒。“别动，刚洗过澡，不要出汗！”
总被妈妈喝止住，人是不敢动了，口

里却还切切地笑着。终渐渐老实下来，仰面看萤
火、看银河，在妈妈送来的凉风中，渐渐地大人说
话的声音远了……然后在不知不觉中被爸爸抱
回屋里蚊帐中睡觉……第二天醒来既诧异自己
昨晚啥时进屋睡觉的，又为被耻笑睡得像头小死
猪、就是被扔下河也不知道而羞惭。

如今又涂起了痱子粉，在年将半百之际。于
是朋友笑我“皮肤嫩”，妈妈说我了戏了，女儿说
我不如她，我对这些充耳不闻，却猛嗅起儿时熟
悉的痱子粉香。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 勇

刊头题字：殷旭明

2017年9月20日 星期三
丁酉年八月初一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周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巷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情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思
! 葛桂秋

曾经有许多欢乐的时光留在了老周巷。
那些年月的暑假，父亲工作的周巷粮站是我
最好的去处，小孩子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
大，嘴上都习惯了说去周巷叫下乡，而从周
巷回临泽理所当然就是上街了。

老周巷镇不大，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很
短，两边房子挨着房子，住着一户一户人家。
走在街上，每家洗碗抹盆的响动声声入耳，
做饭烧菜的味道随处飘散，谁家吃什么菜
了，闻闻就知道。街面不宽，只要敞开着门，
对面邻居相互间一览无余，两家的主妇常在
屋里一边忙着手头的活计一边没完没了地
隔着街聊天闲扯。

每天大清早，粮站这段街的两边就摆满
了摊子，逢到赶集的日子人气更旺，有卖瓜
果蔬菜、鲜鱼活虾的，也有卖锄耙笤帚、针头
线脑的，把个小街挤得满满的，过往的行人
只好在摊档的缝隙间游走。设摊的小贩们都
是为了生计从周边的地方甚至临泽镇上披
星戴月挑着担子赶来的。清晨的叫卖声唤醒
了沉睡的小镇，沿街住户纷纷打开大门开启
新的一天。粮站高高的门楼有好几级石头台
阶连着街边，紧挨大门东首有一家茶水炉，
整天在热腾腾的炉子边站着的是一位富态
的老妇，为人十分和善。到茶水炉打开水的
一般都是街东面公社机关、信用社和近旁粮
站、供销社的居多，但不管谁去都是熟人熟
事的，老妇总是非常关照，即使见到我们小
孩子也笑嘻嘻的，笑得都让我们看见她嘴里
缺少了牙齿。老妇老来得子，这姗姗来迟的
小儿子生下来有八斤重，响当当的小名就叫
“八斤子”，家人视若掌上明珠，十分宠爱。
“八斤子”的老父亲脾气有点暴躁，谁得罪了
他无所谓，可要是谁推板了“八斤子”一定会
和你没完，绝没轻板子饶你。街坊邻居心里
很明了，见到脑后拖着一条细辫子的“八斤
子”处处呵护有加，生怕有什么闪失。

茶水炉紧隔壁有个裁缝铺，只半间屋
大，生意不是太好，就一个上了年纪的大妈
撑着门面。可常看见粮站里好几个爱美的大
姑娘和小媳妇在里面转悠，她们身上的新衣
服大都出自这位大妈之手。粮站对面的供销
社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两排平房，连成 L形
立在街角，转角的门头上竖着一堵弧形的矮
墙。从供销社大门进去光线不是太好，一长
溜柜台后面排着货架，上面放的东西不多，
站柜台的人我都能叫得上名字。刘大爷卖的
是油盐酱醋，柜台上有一只圆圆的玻璃罐，
里面盛着结成块的冰糖十分诱人，看到就想
尝尝。过去的钞票很值钱，五个一分的硬币
可以买好大一块。好不容易攒够了零钱，我
小心地将买来的冰糖用纸包好放进口袋，一

点一点地掰开送到嘴里，透心
地甜。冰糖在舌尖慢慢溶化的
过程真是一种满足和享受，有
时含着不小心滑进了肚里，要
懊恨好一会工夫。

从粮站大门对面巷子一直往南，拐个弯
就到了搬运师傅周大爷家，这家人特别好客，
去他家就像亲戚串门，没丁点拘束。周大爷的
长女大龙是位热情的大姐，饭碗还没有见底，
就又张罗着要为我添饭；周大爷两个儿子，小
羊比我大，小猪比我小，我们仨在一起不是弟
兄胜似兄弟，在他们家玩，我最喜欢看屋梁上
的燕子窝，听飞来飞去的紫燕呢喃低语，还有
院子里那高高的大槐树上喜鹊喳喳的叫声。

街东面的信用社冷冷清清，一点人气也
没有，倒是外面的一堵墙很吸引人眼球。墙
上的宣传栏里贴着用红红绿绿的大纸写的
标语、文章。当有一个红色大勾的布告贴出
来，马上就有好多人头靠着头伸长脖子在看。
街东面门朝北的公社机关人进人出的很热
闹，平时我都不敢随便进去，可听说晚上里面
要放电影，吃了晚饭千方百计也要混进去看
一看。放电影的小礼堂只能容下三五十人，
没有大人带着根本就进不去。不过看来看去
也就是几部老电影，好多电影的情节和台词
早已熟记于心。电影《地道战》中伪军汤司令
向日本鬼子山田队长伸出大拇指谄媚的镜
头刚出现，看电影的观众就抢过台词接上了：

“高，实在是高！”下面话音刚落，电影中的汤
司令才说出这句台词，大家哄堂大笑，笑他汤
司令鹦鹉学舌。

暑假里像我一样到周巷度假的有好大
一帮，还有粮站周边人家同龄的孩子，我们
成了最好的玩伴。一群精力旺盛的小伙伴一
起玩起来是很嗨的，毒辣的日头下还是玩兴
不减，结着伴去草丛中捉“叫驴”。这是一种
鸣虫，也就是蝈蝈，草绿色的身体，一对短短
的翅膀掩盖不住大大的肚皮，捉来放进麦秸
编织的笼子里，挂在墙角，喂些菜叶、果皮能
养活好长时间。“叫驴”的声音特别响亮，两
片翅膀竖起来一抖一抖地像是要起飞的样
子，在燥热的天气叫个不停。捉知了更有妙
招，一人找来一把小麦放嘴里咀嚼，待成了
糊状时吐出来放在手里，去河边慢慢漂洗，
直到洗出一坨粘性很强的面筋，找一根长竹
竿将面筋裹在顶端，就浩浩荡荡地出征了。
树上的知了在使劲地鼓噪，我们悄悄地将包
着面筋的竹竿尖头从树下向上对准知了的
翅膀一捅，知了就被牢牢地粘住无法挣脱。
但也有失手的时候，一篙子捅上去没有对
准，知了“叽叽”地叫出一声，急促地撒下一
泡尿飞出老远，尿水像雨点一样洒在我们仰

起的脸上，与汗水混合在一起。
另一个伙伴赶紧夺过竹竿换个
地方又去找寻新的目标。一天
玩下来一个个晒得成了黑人，
两条膀子都脱了皮。

建在粮站北面河边的碾米厂也是玩耍
的好去处，粮站收购下的稻谷有好多要在这
里碾成大米调运出去。碾米厂的机器“哐、哐
……哐哐”地响着，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
这节奏感强烈的巨大轰鸣，就像隆隆的礼炮
声，震得脚底下也有些颤抖。碾米厂规模很
大，发出巨响的那台老式柴油机，像一只笨
重的庞然大物，黑咕隆咚地卧在机房中央，
吭哧吭哧地使着浑身的解数，一块发亮的铭
牌上全是我看不懂的洋文。机器上比我身体
还要高大的飞轮旋转着，长长的皮带通过一
个个轮盘带动各样机器轰轰地转动起来。河
边有两根铁管直通向机房，一边不停地将河
水吸进去，一边又不断地把冒着气的热水排
出来，弄得河面上就像蒸笼一样。

开机器的师傅人们都称“大老柜”，估计
是掌柜的意思吧，可有人喊白了就成“老鬼”
了。发动机器时最有看头，伺候这大家伙一
个人肯定不行，需要好几个大汉，甚至连正
巧走过的站工也得被抓个差，常是“大老柜”
递支烟过去请他来帮个手。“大老柜”先用粗
大的木杠将飞轮撬动起来，趁着惯性大家一
起拉动皮带轮，越拉越快。见到烟囱开始上
气不接下气地吐出黑烟，亢奋起来的“大老
柜”“一、二、三”地喊着号子不停地指挥，又
一阵猛拉后大家一起松手，烟囱吐出了一口
更浓的黑烟，机器终于自觉地转起来了。只
要机器开着，浑身油腻的“大老柜”隔上一会
就要绕着这黑咚咚的家伙到处忙活，拎着机
油壶往机身上的油孔里注油，给皮带打蜡，
并且凶狠地吓唬我们不准靠近他的领地。

碾米的厂房里，顶上带着铁质漏斗的碾
米机像张开大嘴的青蛙站成一排，戴着蒙面
披肩棉帽的工人，扛着一箩筐又一箩筐的稻
谷慢慢倒进漏斗，白花花的大米和黄灿灿的
稻糠便分别从机肚下方的两个出口流出。那
时，粮站人睡觉的枕头芯都是用这稻糠灌成
的，枕上去松松的、暖暖的，有一股稻谷的清
香。碾米机房里到处漂浮着呛人的灰尘，亮着
灯泡反而更显得昏暗。碾米的工人浑身上下
厚厚地积着一层灰，从晃动的身影中，根本无
法分得清谁是谁，只能看到来回跑动的“灰
人”脸上不停眨动着的两只眼睛。

年龄稍大一点后，我就不用跟着大人、
自己步行去周巷了。一条宽宽窄窄的土路傍
在左拐右弯的河道旁蜿蜒向前，雨后天晴晒
得硬邦邦的地面上留着深深的车辙和杂乱

的脚印。一个人独行在路上，春天看着茁壮
的禾苗，夏令伴随一路的蝉鸣，秋日满眼金
色的稻浪，冬时一派苍茫的大地，踩着高高
低低的脚印向前走，觉不出有半点寂寞和孤
单。

路上过桥有些害怕，木头搭成的桥走上
去有些摇晃，一截一截的桥板用几根树棍拼
扎在一起，隔一段横着钉根木条，担在桥墩
上很不平实。人走得多了桥面上踩踏得发亮
的树棍有点滑，每次过桥都得小心翼翼，尽
量将脚横过来踩到两根木棍上。有些桥板拼
得不紧凑，走上去看着缝隙下面水流湍急，
好像脚也站立不稳。一点一点地挪到河心
时，风呼呼地吹着，让人头皮发麻，桥身稍有
晃动顿觉心惊胆颤。下雨天过桥更难，可总
有好心人在桥面铺上稻草，方便路人行走。
河里偶有行船，船快到桥头，也许是忌讳，撑
船的男人看见有女人要过桥，大老远的就嚷
嚷着叫女人歇一脚，等船先过了女人再上
桥，不让女人从他的头顶跨过。女人们也识
事，见到有船在桥下都停在桥头不动，我们
小伙子就没这个讲究。

父亲调离周巷粮站后，周巷公社机关也
搬迁了新址，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老周巷。
2013年全市开展新一轮撤乡并镇，按照分
工，由我带领一个工作组负责协助做好周巷
与临泽合并工作，心情放松之余，得知我想去
老周巷看一看，镇领导欣然陪同我故地重游。

随着时间远去，老周巷的一切都变了，曾
经热闹的小街两旁，老房子已经破落不堪，年
轻的一代早已经离巢而出，从这里振翅高飞，
飞向了天南地北，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静静地守住屋子，伴着老周巷这个正在消逝
的村庄，悠悠地回味着往昔的岁月。公社机关
的老门楼已经凋零，迎面周篾匠家的房子空
空地关着，没有人住；街西头原来小学的操场
也砌建了房子，薛医生的牙医诊所不见了人
影；一堵堵斑驳的砖墙像一张张老人刻满皱
纹的脸，只有在墙壁缝隙里钻出的三叶草星
星点点地开着粉红的小花，吐露出昂扬的生
机。我既好奇又感慨地拿出相机，我要把重现
在眼前的老周巷，连同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曾
走过的街巷，以及留在这里已经消逝的时光，
许许多多的欢乐与忧愁摄进镜头，将这所有
的一切好好珍藏。

好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周巷又好像没有
变，清冷的老街上偶尔一两个老人踽踽独
行，他们也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的面
孔，我霍地想起了我们的父辈也曾经这样在
小街行走。少年的光景依稀如梦，举头遥望，
久违的蓝天上白云悠悠，广袤的田畴香飘四
野，稻花香里又让我找到了往日的情思。


